西藏密宗開天目秘術

按：我本來有這本書的，但書名不是這個，可惜去年一個喜歡旅遊的女孩子來我家，我把這本書借給她路上消遣（裡面介紹了很多西藏的風土人情和神秘故事），過些天她告訴我這本書找不到了，，嗚嗚，，心痛好多天。
本文選自《神奇的西藏秘宗——我這樣修持》一書。作者是一位在西藏土生土長的喇嘛，他在該書中描述了他怎樣從七歲出家，進入藏醫最高學府——察克波裡寺當喇嘛並修習「天眼通」、「傳心術」、「輕身術」等宇航局宗神通的親身經歷，從而為世人揭開了一個神秘的世界。——洛桑。倫巴
終於盼來了我八歲的生日。這一天我可以自由自在。既不必上課，也不去參加禮拜。清晨，明雅唐達普喇嘛對我說：「洛桑，好好去玩一天吧，黃昏的時候我來看你。」一事不做，就只懶懶地躺著曬太陽，可真是說不出的愜意啊！我可以俯視布達拉宮那金燦燦的房頂，羅布林卡寶公園裡藍色的漣濤在我後方閃爍，令人遐想紛飛，我恨不能弄一葉皮舟到那兒隨波漂蕩。向南方，我能看到一隊商旅正在橫渡拉薩河。時光如飛，這一天過得實在太快了。
白晝已逝，黃昏降臨，於是我轉回我住的小屋，門外傳來一陣柔軟氈鞋踏石而來的嘶嘶聲，接著走進三位地位頗高的喇嘛。他們將一個草藥包放在我頭上，並用繃帶緊緊繫住。到了晚上，明雅唐達普領著另兩位喇嘛再度來到，他們將我頭上的藥包輕輕移去，並在我的前額擦試一番，一位高大力壯的喇嘛坐在我背後，將我的腦袋夾在他的兩膝之間。另一位喇嘛則打開一隻盒子，從裡頭取出一件閃閃發光的鋼製儀器，這東西頗似鑽子，但頂端卻是U形而非O形，在這U形的邊緣有許多細齒。這位喇嘛看了看手中這東西，然後將它在烈焰上熏了幾下，算是消了毒。明雅唐達普喇嘛拉著我的手說：「洛桑，這手術非常疼痛，你得完全清醒才能完成，所以必須努力鎮定，」我看見他們又拿出各種各樣的儀器和草藥溶液，便在心裡對自己說：「哎呀，洛桑，好傢伙，他們這不是要你的命嘛，可你卻毫無辦法只能默不作聲」
手拿U形儀器的喇嘛向其他兩位瞅了一眼，問道：「準備好了？我們現在開始吧，太陽剛剛落山」他將那儀器緊頂著我的腦門，然後開始轉動把柄。我一下子感到彷彿有人在用刺扎我一樣。我覺得時間好似凝住了。當這玩意穿過我的皮膚和肌肉時，我還覺得並不十分的痛，但當它抵達骨頭時，則可感到一陣輕微的震動。他漸漸用力，並輕輕搖動那把儀器，好讓那些細齒磨穿頭骨。疼痛倒並不十分歷害，只是有一種壓迫和鈍傷的感覺。明雅唐達普喇嘛在一旁照看著。我一動也沒動；我寧願死去也不想哼一聲，明師對我就像對他自己一樣胸有成竹，他的一言一行在我看到無不恰到好處。他全神貫注地看著，口角的肌肉顯得異常緊張。突然，只聽得「嘎吱」一聲，那儀器穿過了頭骨。非常機敏的手術者立即停止鑽動，他緊張地穩住那儀器，一手接過明雅唐達普遞過來的一根經過火焰和藥水處理的硬木條。他將這木條*入那把儀器的U形孔中，好讓它向下滑落，進入剛鑽開的頭頂小孔裡，隨後，他稍往旁邊挪了挪，讓明雅喇嘛到我的眼前來。明雅點了點頭，那施手術的喇嘛便極其小心的將木條慢慢向下推送，愈推愈深。我忽然感到一陣麻癢，像是蟲子鑽進了鼻樑間。這種感覺逐漸消失，隨後我又聞到一陣莫名其妙的奇香。此後出現的是一種人被推向一道富有彈性幃幔的感覺，突然有一道耀眼的閃光出現，這時，明雅喇嘛喊了一聲：「停」我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，就像烈火燒灼一樣。痛感逐漸消逝。我看到一道螺旋形的色彩和一串串白色的煙霧。那位喇嘛小心地取出了金屬儀器，卻讓那根木條在我的腦袋裡留了兩三個禮拜。我這樣天天待在這個幾乎一片漆黑的小屋裡。除了三位喇嘛不時給我開示外。任何人都不許來看我。在那木條被取出前的那些天，我只能滿足最基本的需求；吃喝。喇嘛們把這木條緊縛在我頭上，使之固定不動，然後，明雅老師轉身對我說：「洛桑，從今天起，你是我們中的一員了，你今後就可以像喇嘛一樣看到人們的「廬山真面目」，而不是他們的假象了，」我發現喇嘛們都裹著一團金色的火焰，心裡直覺著驚奇。後來我才明白，他們週身現出的靈氣之所以金光閃閃，乃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純真絕頂緣故，因此才與大多數人的靈氣大不一樣。
我這種「新感官」在喇嘛們的熟練指導下逐漸發展。終於我能看出，除了上面那種最內在的靈氣外，人身上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「發光物」。後來，我可以從這些靈氣的色澤和強度判斷一個人的健康狀況。我還能從色彩波動的情形看出人們是否正在撒謊。天目要見的不僅是人體。師傅交給我一塊水晶，並教我怎樣使用它。那塊水晶實在算不得什麼希奇，它無非只是儀器。正像顯微鏡或望遠鏡可以使人看到平常看不到的東西一樣，水晶球亦起著這樣的作用。它充當著「天目」的焦點，使人得以透視人的一切下意識並保存之。這種水晶必須同使用者的習性相符合。據我所知，有的人善用水晶，有的人則喜歡用玻璃，而借助一碗水或一塊黑圓盤進行透視的人亦不少。且不論他們使用什麼聚焦工具，其中原理總是一樣。
第一個星期，屋裡幾乎一片漆黑，第二個星期起才有一線朦朧的微光。後來，到星期終了時，光量逐漸增加，到了第十七天，房內已一片明亮，這時，三位喇嘛齊來取走我頭上那根木條，手續非常簡單，頭天夜裡，他們在我的前額塗了些藥水。次日清晨，一位喇嘛用膝蓋夾住我的腦袋，這跟前番沒有什麼兩樣。那人用一把儀器夾住木條的外端。我只感到一陣急速的牽引，此外沒有別的感受。木條被取出了，明雅喇嘛在我頭頂那口子放了一個藥包，並將那木條讓我看了一眼：它已在我頭裡變得漆黑，主持手術的喇嘛把木條連同各種香料投入一個小香爐內。爐內燃起了一陣夾雜著各種味道的煙霧，這霧繚繞著升到天花板上——宣告秘法傳授的初步儀式業告結束。這夜，我的腦海裡一片混亂，我的視力已經不同過去，我這樣看來會怎樣？我父母又會怎樣？我茫然不解。
次日早晨，三位喇嘛又來為我做一番精細的檢查。他們說我可以出去與別的孩子在一起了，但一半時間須跟明雅喇嘛相處，以便接受他的強化教育。我的另一半時間要用於上課和禮拜，這是為了使我得到各方面均衡的發展。我還得接受以催眠法施行的教育，但我當時的主要興趣在於吃飯，因為過去的十八天裡，我只能吃到少量食物，所以現在我得設法補回來。我匆忙中走出門外，念頭只在食物上面，迎面便撞見一個渾身隱在濃煙中的形象，這形象還不住地散發出深紅色的斑點和火花。我不禁「啊」地一聲衝回房間。有人問我怎麼了？我說：「走廊裡有個人好像著了火一樣」明雅喇嘛忙趕過來，看了笑著說：「洛桑，那是一個「怒火中燒的打雜僧」，他的靈氣像一股濃煙，那是因為他沒有進一步昇華；他的紅色斑紋，只是脾氣發作的結果，現在，你可以再去弄些吃的啦」。
跟我那些熟識的孩子在一起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我現在可以在瞧著他們的時候看出各個人真正內心的形象了；有的人真心喜歡我，有的則非常嫉妒我，有的卻對我漠不關心。我現在中能看見色彩和大概樣子，我必須接受更進一步的訓練，才能瞭解這些色彩所顯示的意義。我的師傅明雅喇嘛帶我坐在一處隱蔽的地方，注視那些出入大門的人群，師傅帶著我一面看一面解釋：「洛桑，瞧這兒來的一個，看到那根彩線在他心臟上面振動嗎？那根彩線和它的振動表明他患有肺病。」然後又指著一位朝這裡走近的商人說道：「瞧這個人，瞧瞧他那些變動的色帶，那些時隱時現的斑點。我們這位商人史弟正在想他或許可以欺騙一些笨和尚；洛桑，他正在回想他曾騙過的那一次情景。人們為錢低三下四可真是卑鄙齷齪啊！」等到一位年老僧人走來時，他說：「洛桑，細心觀察這人，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聖者，但他拘泥經文，法執未除。你見到他那些黃色背光裡面的污點嗎？這表明他還沒有進步到足以自信的地步」我們這樣一天天地觀察。我們特別將這「第三隻眼」的能力用於患者——肉體或精神患病的人。一天晚上，師傅對我說：「稍後我會教你怎樣閉上第三隻眼的方法，因為你不能時時刻刻看著別人的缺陷，那是一種難以忍受的負擔。你眼下暫時就這樣運用你的天目，就像用你的肉眼一樣。今後我再教你「要睜即睜要閉即閉」的辦法，就像你運用肉眼那樣隨意自如」。
我的老師告訴我：「天生有眼通的人可以通過適當方法使其能力增加千倍，你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，因為天目是一種特殊的能力，因此我們必須以審慎鄭重的態度加以對待」一天，院長把我叫去訓示說：「我的孩子，你現在獲得這種能力了，但這是絕大多數難以得到的能力。你要把它用在作善事上，只能如此。可千萬別為了利已而利用它。當你浪跡異國他鄉之際，你會遇到一些人，要你在街頭扮演魔術師的角色，他們會說，給我們查驗這個，證明那個，你要牢記，這種事千萬不可去做。你的這種能力只能用來幫助別人，不可用它貪圖私利，在使用這第三隻眼時，不論你見到什麼——你會見到許多東西——凡是可能有害於他人或有礙其入正道的事物，都不要「開眼」去看。人必須選擇他應走的道路。因此，我的孩子，你只要告訴他應走的道路，以使他繼續他自己的前程。幫助病人，救苦救難，但千萬別說改變他人正道的話」院長是位非常博學的人，同時還是侍候當時達賴喇嘛（十三世達賴）的醫生。他在結束這次訓示前向我透露：達賴喇嘛要在近日內召見我，我將跟隨明雅師傅到布達拉宮作為時數星期的參訪。
